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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盎然《淮南子》
高 旭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 。 “春 ”的时
节 ，万物复苏 ，生机盎然 ，触目所及 ，
新意勃发，令人心旷神怡。

古今虽有不同 ，但在文化典籍传
承中对 “春 ”的感受与赞美却是一致
的。 两千多年前诞生于江淮大地的绝
代奇书、盛汉道典《淮南子》便可说是
其中的杰出代表。

《淮南子 》是一部充满 “春 ”意的
道家自然生态经典 。 随手翻来 ，皆可
见有关“春”之时节的文字与思考。

《原道训 》 开篇即云 ：“春风至则
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
育 ，草木荣华 ，鸟兽卵胎 ，莫见其为
者 ，而功既成矣 。 ”好一派 “春 ”之图
景 。 自然万物随 “春风 ”“甘雨 ”而勃
生，飞禽走兽俱畅其性，各得其生 ，大
千世界生机勃勃，丰富多彩。

《时则训 》 中更是细致规划与描
述了 “孟春 ”“仲春 ”“季春 ”的人类生
产、 生活及政治运行的时序进程 ，认
为从天子 、三公 、九卿 、大夫到庶民 ，
日常行为举措都需按照 “春令 ”来进
行，务必合乎天地自然之规律 。 春天
是万物新生、 农业耕作的重要时节 ，
因此《时则训》尤为强调“禁伐木 ”“毋
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毋竭川泽，
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 ，以妨

农功”“禁野虞，毋伐桑柘”，既反对向
自然万物进行急功近利的索取 ，也反
对妄动兵戈 ，逆时兴举 “戎旅征伐之
事 ”，而是倡导保护自然生态 ，使万
物得以休养生息 ，恢复发展 。 春天是
劳动人民的时节 ， 男耕女织的农业
社会景象在致力 “农功 ”“修利堤防 ，
导通沟渎 ，达路除道 ”“后妃斋戒 ，东
乡亲桑，省妇使，劝蚕事”中徐徐呈现
出来……春天也是当政者 “为民兴
利 ”的起点 ，后者不仅要 “迎岁于东
郊 ，修除祠位 ，币祷鬼神 ，牺牲用牡 ”
“令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为国
家能够迎来一岁的好年景而祭祀祈
祷 ，驱除邪祟 ，更要 “命有司省囹圄 ，
去桎梏 ，毋笞掠 ，止狱讼 ，养幼小 ，存
孤独，以通句萌”“发囷仓，助贫穷，振
乏绝 ，开府库 ，出币帛 ，使诸侯 ，聘名
士 ，礼贤者 ”，大施 “行庆赏 ，省徭赋 ”
的仁义之政而“布德施惠”于九州 “兆
民”。

正因一年之计在于春 ，所以 《天
文训 》所记载的 “二十四时之变 ”（即
后世所谓 “二十四节气 ”）中 ，明确以
“春”为名的节气有“立春”与“春分”。
《天文训》 云：“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
立春 ，阳气冻解 ”“春分 ，则雷行 ”，视
春天为一年四季里自然万物蓬勃生
长的重要阶段 ，认为春天是 “以长百
谷禽鸟草木”的好时节。

天地自然 ，以 “春 ”为贵 ，生命个
体的身心修养，亦是如此。 《精神训 》
中谈及 “精神 ”能 “登假于道 ”的 “真
人 ”比那些擅长 “吹呴呼吸 ，吐故纳
新 ，熊经鸟伸 ，凫浴蝯躩 ，鸱视虎顾 ”

的“养形之人”更能实现形神兼修 、身
心和谐的养生目的 ，他们可 “使神滔
荡而不失其充 ，日夜无伤 ，而与物为
春”，始终保持“合而生时于心”“不干
时害物 ”的良好精神状态 ，不为外物
所扰，不被贪欲所乱。 《精神训 》所倡
导的“与物为春”的身心修养之道 ，形
象生动地诠释出一种道家自然主义
的养生理念 ，内蕴着 “天人合一 ”“物
我相融”的生命智慧。

如果说 “与物为春 ”是着眼于生
命个体 ，那么 《览冥训 》所说 “近者献
其智 ，远者怀其德 ，拱揖指麾而四海
宾服 ，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 ，天下混
而为一 ，子孙相代 ”则是期待国家政
治的理想发展，寄托着汉代大一统王
朝的“德治”愿景。 因而，“春令”不只
代表着一种不可违逆的自然规律 ，更
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蕴涵，《时则训 》
在 “春治以规 ，秋治以矩 ，冬治以权 ，
夏治以衡 ”的论说中 ，对此已深刻阐
明。 也由此，《主术训》将行“春令”而
为治，看作是为君者治国理政的题中
应有之义，并突出了其中“春伐枯槁 ，
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 ，以为
民资”的民本主义精神。 《说山训 》则
指出：“春贷秋赋民皆欣，春赋秋贷众
皆怨，得失同，喜怒为别，其时异也 ”，
告诫当政者要以养民为本 ， 顺应民
情，避免与民争利而失去民心。 《氾论
训 》更进一步认为 ：“天地之气 ，莫大
于和……春分而生 ，秋分而成 ，生之
与成，必得和之精”，将体现于“春分”
“秋分”时序变化中的和谐生成之道 ，
强调为“圣人之道”应有的思想意蕴。

“春”在《淮南子 》中既是政治的 、
经济的 、生态的 ，也是文学的 、哲学
的、军事的。 《缪称训》说：“春女思，秋
士悲”，赋予“春”以深沉的人文情感内
涵，使“春女”和“秋士”一道成为艺术
化的文学意象。 《道应训》引《庄子·秋
水》所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
秋”，认为人类的生命视野理当宏大而
不狭小，不应等同于“蟪蛄”之类的短视
寸光。 《诠言训》还揭示出“春”所拥有的
“道论”旨趣，认为：“因春而生，因秋而
杀，所生者弗德，所杀者弗怨，则几于道
矣。 ”《兵略训》则让“春”又别具军事意
味，不仅阐发用兵之道有着“若春秋有
代谢，若日月有昼夜，终而复始”的深妙
哲学要义，而且主张“将军之心，滔滔如
春，旷旷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
形而与之化，随时而与之移”，显现出为
将用兵所必具的特殊实践要求。

春天的到来 ， 既如 《泰族训 》所
云 ，是 “若春雨之灌万物也 ，浑然而
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
生”的自然佳时，更如《人间训》《修务
训 》所语 ，是 “民春以力耕 ” “禾稼春
生，人必加功焉”的劳作时光。 正是在
冬去春来、岁月往复中，人类得以繁衍
生息，社会得以发展进步，文明得以兴
盛辉煌。 一部绝代奇书、盛汉道典《淮
南子》，可谓是“春”的礼赞！ 于思“春”、
论 “春 ”、喜 “春 ”、颂 “春 ”的奇文华辞
中，人们终会欣然发现：《淮南子》仿若
参天古树一般，携带着千载“春”意，焕
发出历久弥新的勃然生机， 其文化精
神始终植根于江淮大地 ， 护佑乡邦 ，
福荫后人。

淮 王 贡 馍 记
郭毅挺

冬日回老家路过凤台县城， 想起
老郭蒸的美味可口的淮王贡馍。 可到
店门口一看，却已是物是人非。打听了
一下， 得知他年纪大了干不动蒸馍的
活，已回乡下去了。可多年前来这里吃
馍的时光， 却依然在记忆的长河里流
淌。

那是农历辛丑年腊月， 也是雪绒
飘落伴梅艳时， 回到淮河岸边的皖中
故乡。 始见少时同伴，告之老郭岁数大
了不再外出打工，回来又蒸馍了。 随口
问同伴， 还是从前吃过的淮王贡馍么，
众人笑说就是。 顿觉喉结微动，口中生
津，咽了好几口唾沫。翌日下午，相约结
伴来到县城边的美食街上，寻到老郭淮
王贡馍店已是未时，刚好蒸馍出笼。 多
年不见，老郭多了不少白发，音容笑貌
却未有大变。招呼过后，人们满脸灿烂。
他说今天管够， 不再像当年一样小气
了！

望着满屋腾腾热气，袅袅蒸烟，笼
上白而又圆的淮王贡馍， 若看外国选
美大赛一般，两眼放光。 近而细观，馍
面温润如玉 ，个大丰肥 ，一排排 ，一行
行，整齐列队。 此景此物，谁见谁喜，就
像 《高山流水》 里伯牙遇子期一样开
心， 更像是司马相如初见到卓文君那
般的愉悦。 因是同村故交，不必客气，
也不多礼， 笑而点头， 目光停留在馍
上。 伸手拿了个大的，手触质地如乳孩
肌肤，轻按馍面窝陷，放开瞬间恢复如
初。 掰开放到鼻下闻之，心中大悦。 顿
觉鲜香入脑 ，神清气爽 ；内有层次感 ，
泡孔难见，亲切感油然而生。 据老人们
讲，传统地道的淮王贡馍，须用淮岸凤
台的小麦细面粉、当地井水，以及由每
年端午节时的艾叶、 纯粮白酒和大麦
粗面等材料炮制的药曲。 做馍前将药
曲捣碎，加入清水和少许面粉搅拌，让

其慢慢自然发酵制成面娘 （俗称兜酵
子）。 然后按比例放入大盆小麦面里，
兑温水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酌情放
置数小时，待面团表面鼓起、拉开有酵
香粗丝状感，即可取出做馍了。 在案板
上再把发面揉搓成熟面， 制馍成型后
自然饧上十几分钟，便可入灶开蒸。 以
前烧火用柴， 先大火急攻， 后小火慢
燎，急慢有度。 火大了馍味欠佳，火小
了差火食之不爽， 必是老道的做馍手
艺人才能把火候拿捏到位。 这些都是
以前卖馍手艺人练就的绝活。 过去淮
岸百姓逢年过节虽然家家皆能做 ，而
味道则千差万别， 惟做馍手艺人蒸的
味道才地道正宗!

话语间不多时，一个大贡馍下肚入
腑，还真有当年那个味。路途疲劳尽消，
力涌全身。再拿一个细品，嚼感柔和，味
道鲜美，微带酒香，舌尖上的味蕾全开，
口感极妙！我外出谋生多年，走南闯北，
东奔西走， 吃过江南精制的小馒头，也
吃过北方粗犷的大杠子馍，还吃过高档
酒楼的窝窝头。 不知何故，均未有食老
郭淮王贡馍的感受。 也难怪，淮王贡馍
古时帝王都喜好，今日我辈也算是有口
福吧！ 这贡馍不光是热着吃好吃，稍微
凉一点吃也别有一番风味。嗅之有淡雅
乳香，放在嘴里越嚼越筋道，余味无穷。
若能再就上一棵春天的大蒜苗，走在黄
花满地的乡间道上，也是农家田园生活
的一种享受。想必民谣“走千走万，不如
淮河两岸”，可能也与此有缘吧。不过凉
食较宜年轻体壮者。明代《本草纲目》记
载：“蒸饼（即蒸馍）味甘性平 ，具有消
食 、养脾胃 ，温中化滞 、益气和血之功
效。 ”可见祖先们也早就知道这馍的妙
处了。这就是淮河岸边传承千年的淮王
贡馍，让人百食而不厌！

古州来一带俗称的馍，一般多指半

球状的馒头，也指长方块的卷子、刀切
长平馍和手打锅贴。淮王贡馍就是正宗
的馒头， 其名源于淮水北岸的下蔡国
（今凤台县），今天此地仍有相关民间传
说。 当年赵匡胤困南塘（五代时期）时，
他和官兵被围在八公山上， 人困马乏，
饥肠辘辘，御骑白龙马随口就地啃食藤
蔓。 可能是太饿了，大口吞食藤蔓而不
断，情急用力一甩头，带出一物如香瓜
大小，皮微紫红。赵匡胤一看大喜，也不
管那么多，捡起在战袍上擦擦，大咬一
口，清脆微甜，汁白粉糯。 不多时，肚饱
气爽，通身力涌。速命将士就地扒食。此
物即是淮地水土滋生的白芋，是一种与
众不同的薯类。 将士们饱食后劲头十
足，攻入山下的寿州城（今寿县）。 城里
百姓为迎接赵匡胤，就将酥甜脆饼送上
慰劳将士，这就是今天当地人称的“大
救驾”。赵匡胤不幸又被困寿州城，援兵
小将高君保力杀四门得以入城，却不幸
中咒得了卸甲疯，茶水难进。 无奈恭请
蒙城双锁山的女中豪杰刘金定前来救
治，演绎了一段人间佳话，至今仍被推
剧传唱。寿州凯旋后，赵匡胤挥师北上，
路过下蔡（今凤台县），放眼望去，心有
所感，这里与寿州城仅一河之隔，景象
宛若两个世界。吃了多日油饼点心的赵
匡胤，嘴上还有油光，心有所念。 可这
里夹道迎送的百姓献上的却只有白面
馒头，他也不见怪 ，毕竟不是寿州城 。
为体现亲民爱民，随手拿起馒头就咬，
刚吃腻了油乎乎的酥饼， 顿觉馒头鲜
香可口，正合其味。 大喜而问：“此馒头
为何如此鲜美？ ”有一聪明百姓情急生
智脱口而出：“这是当年淮南王刘安专
享的贡品。 ”赵匡胤也随口道：“还是淮
王贡馍好吃！ 等我进京庆典时，多给我
送上些。 ”从此，淮王贡馍名传淮岸。据
说，白芋 、大救驾 、淮王贡馍还成了赵

匡胤终身难忘的美食！
过去淮畔普通农家， 一年四季很

少能吃上奢望的贡馍， 只有在过年时
才自家做上一点供节日食用。 年少读
书时，整天想的不是要得一百分，更不
是想做奥特曼， 而是想集镇上老郭怀
抱馍篓里的大馍。 不过要等好多个月，
攒够五分钱才能换一个。 偶有高兴时
老郭也会多赏一个， 不过三年才遇上
一次。 听说事后还被他媳妇训了一顿，
从此再也不敢发善心。 刚实行承包责
任制那会儿， 外出干活回来路过集上
老郭馍摊， 我们这群人都能一次吃上
四个，有的还能吃到六个，端的是馍都
供不上吃。 不用菜，不用水，就如同今
天小朋友吃巧克力一样。 今日少时同
伴相聚馍店，一般只能吃两个，能吃三
个的也只有我一人了， 盘子里剩下许
多。 倒是把老郭端来的一碟糖醋蒜头
给吃个精光， 还喝完两壶清甜的玫瑰
花茶。 问之：是社会进步，人们生活变
好了？ 还是年纪长了，也不干重活了？
哄堂大笑，起身而散！

暮色将近， 老郭正忙着给络绎不
绝来买馍的人拿货，无暇顾及我们。 但
走时老郭还是将提前准备好的五六袋
贡馍分送给大家， 可都说家里有了不
要，最后所有人都推让给我提。就顺手
提了一袋， 心想等到城里就把这正宗
的淮王贡馍———人间美食， 分给亲朋
好友享用吧！ 临别时老郭讲，如今要环
保都烧液化气蒸馍了， 味道比当年逊
色了点；我也快做不动了，传了几代的
做馍手艺也就到此了。

辞别离店，电瓶车飞驰，儿时歌谣
又在群伴中响起：“八公山上白芋大 ，
陪伴皇上打天下。 寿州城内大救驾，君
王吃了口油（有）花。 下蔡国里贡馍香，
皇帝食罢心不忘！ ”

记 忆 深 处 的 家 乡 年 味
代夫博

“新年到，淮水笑，炸圆子，贴红联，
花鼓灯儿闹春潮……” 一句淮河童谣，
勾勒出淮畔乡村独有的年味底色。 作为
生长在淮河岸边的 80 后农村子弟，儿
时依淮而居的年节记忆，混着泥土的芬
芳与河水的清冽，藏在烟火人间的琐碎
美好里，成为刻在骨血里的乡愁，温柔
了岁月，温暖了余生。

淮河两岸的年味，从腊月二十三小
年的“掸尘迎年”便正式启幕。 这是淮畔
农家世代相传的习俗，家家户户拆窗卸
门、清扫屋舍，河滩边晒着藤椅竹篮，屋
内扫尽蛛网积灰， 一家人分工协作，寒
风吹红了双手， 却挡不住迎年的热忱。
暮色四合时，煤球炉上的粉丝鸡汤咕嘟
作响， 土鸡的鲜醇裹着白面馒头的麦
香，一桌家常便饭，让团圆的温暖从舌
尖漫至心底， 这是农家最朴实的幸福，
也是年味最初的模样。

炸年货、蒸馍馍，是淮畔年节里最

热闹的光景，少了这些，年便失了魂。 腊
月二十五六， 母亲掌勺炸制四喜圆子，
五花肉馅拌上米花、土鸡蛋，搓圆入锅，
金黄的圆子在菜籽油中翻滚，香气飘满
全村；馓子、糖糕、淮河小杂鱼依次出锅，
竹篮里的年货，藏着一整年的踏实与期
盼。 蒸馍馍的讲究里藏着乡土的敬畏，
自磨面粉发就的面团暄软蓬松，白面馒
头、糯米团子在蒸笼里升腾起热气，老辈
人说淮河河神看着，不许乱语，这份质朴
的期许，让年节多了几分仪式感。 腊月
二十九的红芋糖，慢火熬制的糖稀脆甜
可口，是儿时最珍贵的年味甜意。

年关将至，父亲推着二八大杠自行
车赶乡集置年货，咸鸡、咸鸭、咸鱼皆是
自家种养、淮河捕捞的食材，风干腌制
后鲜味儿十足。 农家的年饭桌，总要“七
碟子八碗”才够味，父亲掌勺做硬菜，每
一步都一丝不苟，一桌热菜，盛满了对
新年的美好期盼。 大年三十，贴对联是

头等讲究，分上下、辨平仄，麦香浆糊粘
起大红烫金联， 倒贴的福字寓意 “福
到”，红联映着土坯老屋，淮河风吹过，
哗啦作响皆是欢喜。 守岁的饺子最是温
情，碱水揉面的饺子皮筋道十足，三鲜
馅鲜醇浓郁， 一家人围坐包饺子看春
晚，藏着硬币的“幸运饺”，裹着对新年
顺遂的期许。 春晚钟声起，淮河两岸鞭
炮齐鸣，一碗热饺蘸着醋蒜，是独属于
淮畔的守岁滋味。

大年初一的鞭炮声唤醒全村，新衣
裳、小鞭炮，淮河滩上的嬉闹欢笑声伴
着淮水潺潺。 堂屋祭祖，供桌上摆着圆
子、馒头、饺子与红芋糖，焚香鞠躬，是
对先人的思念， 也是乡土孝道的传承。
初一的饺子依旧，家人争抢“幸运饺”，
欢声笑语里，满是农家的温馨。 大年初
二，淮河两岸的田埂上，乡人提着礼品
走亲访友， 步行或骑车走在乡间土路，
酥糖、饼干虽轻，却载着最真挚的情意。

大人们拉家常话桑麻，小孩们放鞭炮领
压岁钱，小小的纸币，攥着童年最纯粹
的欢喜。

年味终会淡去，初二过后，孩子们
收心执笔，大人们盘算生计，淮畔乡村
重回平凡日常。 岁月流转，当年的孩童
已至中年，远离家乡奔赴四方，如今日
子富足，超市里的年货琳琅满目，却总
觉得少了些什么。 蓦然醒悟，消散的从
不是炸圆子、红芋糖这些吃食，而是童
年的单纯烂漫， 是父母相伴的温情脉
脉，是淮畔乡村独有的、混着泥土与河
水气息的人间烟火。

淮河汤汤，奔流不息；花鼓声声，依
旧嘹亮。 那藏在淮河风里的年味，藏在父
母眼角的笑意里， 藏在淮河滩的嬉闹声
里，是淮河岸边 80后永远的念想，是刻在
灵魂深处的乡愁。这份独属于淮畔的年节
记忆，跨越山海，历经岁月，始终在心底熠
熠生辉，成为余生最温暖的牵挂。

酥脆的乡愁，香甜的年味
张大松

前些日子， 晚上闲来无事刷抖音视
频， 无意间刷到售卖红薯米糖的直播间。
听到主播绘声绘色地讲解，这款选用高山
红心蜜薯熬糖、 纯手工制作的红薯炒米
糖，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顿时勾起我
童年的美好回忆，我当即下了一单。 两三
天后，红薯米糖快递到了，我迫不及待拆
开品尝，它不是很甜，却有浓浓的红薯糖
与炒米的香味，酥脆爽口，正是记忆中小
时候的味道。于是，我又果断回购几单，分
享给家人和朋友一起品尝。

回忆是有味道的， 味道也成就了回
忆。 小时候特别容易满足，童年里的美好
也如此简单，往往就藏在母亲手工制作的
红薯米糖里。那滋味酥脆香甜，是吃不腻、
忘不掉的家乡味，令人回味无穷。

红薯米糖，顾名思义，是以红薯糖稀
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米糖，那是一种过
年才能吃上的美味小零食。 童年记忆中，
在我的家乡，每年春节前，村里家家户户
都会手工制作一些甜点零食， 如炸小果
子、揾红薯米糖等，用以自家食用和招待
宾朋。

每到腊月，临近年关，在我们兄妹四
人的热切期盼中，父母就开始张罗着做红
薯米糖。 制作红薯米糖有两个关键原材
料，分别是长粒糯米和红心蜜薯。 这份准
备，从每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每年泡稻、
育秧苗时，父母总会特意泡上一点长糯米
稻种， 选择一小块秧田栽上糯米稻秧苗，
经过夏日的辛勤劳作，金秋时节便可收获
几袋糯米稻谷。 农闲时，父亲便会将糯米
稻谷拉到碾米机房加工成糯米，以备制作
米糖之需。

制作红薯米糖，熬制红薯糖稀是最关
键的一步。 根据经验，熬制糖稀优选糖分
较高的红心蜜薯。 童年记忆中，父母总会
留出几分地栽种红心蜜薯苗。我的家乡为
丘陵岗地、红沙土，土壤墒情好，适宜红心
蜜薯生长，因此每年我们家都能收获好几
板车红心蜜薯。 红心蜜薯经过日晒窖藏，
收浆后变得更加香甜，糖分也更高，用来
制作红薯糖稀再合适不过。

制作红薯米糖的流程繁琐， 是力气
活，更是技术活，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半
点也马虎不得。母亲心灵手巧、聪明能干，
是制作红薯米糖的行家里手。 每年腊月，
在母亲的主持下，全家人总动员，都会为
制作红薯米糖忙得不亦乐乎。

第一步是熬糖。 父亲负责粗活，一早
便生火备柴，将红心蜜薯洗净切片倒入锅
中，加水大火煮熟，再加入母亲事先培育

好的大麦芽，混合发酵几个小时。 随后将
混合物盛入棉纱布中，用力挤压过滤出汁
水，再将汁水倒入锅中大火熬煮，并不时
搅拌防止糊锅，直至糖水浓稠挂勺，红薯
糖稀就熬制完成了。

有的年份， 父母会提前熬好糖稀，留
一点给我们当零食， 剩余的装瓶藏起来，
等到快过年再用。 家里地方小，又有我们
几只小馋猫， 糖稀常常悄悄少掉一截，我
们兄妹几个也免不了挨上一顿训斥。

第二步是炒米。母亲做米糖用的炒米
是特制的，先将长粒糯米煮熟，均匀铺在
簸篮里晾晒， 晒干后的冻米晶莹剔透，像
玉石籽一般。 炒制时火候至关重要，须文
火慢炒。 母亲负责掌勺翻炒，父亲在灶膛
间小心掌控火候，两人配合默契，待炒米
黄澄澄、一捻就碎时，便可出锅。

第三步是揾糖。把红薯糖稀与炒米均
匀混合，趁热倒入方形模具，母亲用擀面
杖反复按压紧实，蜜色的米糖散发着诱人
的香气。 有的人家会加入花生、芝麻等辅
料， 而我们家只做地道纯粹的红薯炒米
糖，因家人爱吃姜，只加入适量生姜，味道
格外独特。

第四步是切糖。母亲将菜刀抹上少量
菜籽油防粘， 趁米糖温热软糯时切片成
型。 晾凉后装入袋中扎紧口，以防跑气变
软，嘴馋时随时取出，满口香甜，嘎嘣脆。

最后便是尝糖。我们兄妹四人围在桌
旁，母亲一边切糖，一边把刚切好的糖块
递给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满是幸福。过年
时乡亲们互相拜年， 孩子们走村串户，每
到一家， 主人都会捧出自家的米糖招待。
母亲做的红薯米糖酥脆香甜，深受大家欢
迎，孩子们的口袋总能装得满满当当。

时光匆匆，转眼又是一年。 已过不惑
之年的我，时常怀念故乡的风景与童年的
美好时光。 小时候觉得村庄很大，满是人
间烟火气；长大后才发现，村子其实很小，
小到一眼就能望到头，人丁也渐渐寥落。

当你回到家乡，慢慢会发现，自己一
直思念的或许不是家乡，而是回不去的童
年；渐行渐远的也不是老家，是回忆，是儿
时的玩伴，是陪你长大的亲人，是那曾经
满是烟火气的村庄。

现如今， 我们举家迁居省城二十余
年，兄妹四人早已各自成家，父亲离开我
们也已十年之久，母亲满头银发、身形发
福， 一切都不再是童年记忆里的旧时模
样。 唯有那一口酥脆的红薯米糖，依旧承
载着最浓的乡愁与最暖的年味，在岁月里
香甜不散，成为我心中永远温暖的念想。

扫 尘
赵鸿冰

一年一度的岁末“扫尘”，不止是一场
洒扫庭除的辛劳，更像是一次心灵的仪式，
标志着辞旧迎新。 民谚说：“要想发， 扫十
八；要想有，扫十九。 ”这朴素的话语，蕴含
着寻常百姓对富足与美好生活的向往 。
“八”与“发”谐音，并非一地之俗，而是流淌
在人们心中的共同愿景。

腊月将尽时， 这古老的谚语便被唤
醒，在街谈巷议、茶余饭后流传开来，最终
化作千家万户里里外外忙碌的身影。

扫尘， 是农历新年这部大戏的序幕。
在我们家，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永远是这
幕戏的主角。天刚刚亮，母亲便起身，先把
家里角角落落逐一打扫一遍，桌椅板凳拂
拭干净，然后举起那根长长的、绑着鸡毛
掸子的竹竿，仰着头，一遍又一遍，轻掸房
梁上那幅用图钉拼成的“旭日东升”。直到
四个大字映着晨光，亮得灼眼，她才满意。
接着，她用拧得半干的软布，将“天地国亲
师”的中堂，以及两旁“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之家庆有余” 的对联细细擦拭干净。
再把“梅兰竹菊”的四条屏与胖娃娃抱鲤
鱼的年画贴上墙， 满屋顿时焕然一新，她
这才肯坐下来，端起大茶缸，大口大口地
喝着水，作短暂的歇息。

母亲是闲不住的。 若遇到老天爷赏
脸，晴好的日子，她便将所有该洗的衣物
被褥尽数搬出，浸入大盆，打上肥皂，一件
件反复揉搓。不久，院子里便飘扬起了“万
国旗”，五彩斑斓的衣物，在阳光下散发着

皂角的清香。
经过母亲的一番辛劳， 屋内屋外，窗

明几净，纤尘不染。 人的心境，也仿佛被这
明亮的空间擦拭过一般，变得开阔、愉悦，
充满对新春的憧憬。

几十年光阴流转， 母亲扫尘的情景，
依然历历在目。 只是平房变成了楼房，堂
屋变成了客厅，“天地国亲师”的中堂也换
成了水墨山水画。 然而，那份对“扫尘”近
乎执拗的认真， 和对新年那份热诚的期
盼，却从未改变。

如今，我也成了扫尘的主角，学着记忆
中母亲的样子，整理客厅，擦拭书案，将地
板拖得光可鉴人，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
最难对付的是我的书房———书籍报刊堆积
如山，样报、资料，网购的、友赠的书刊杂乱
无章，真叫人“狗咬刺猬———无处下嘴”。不
得已，我只好尝试“断舍离”。将重要的资料
归档入柜，有纪念意义的书信打包收好，其
余冗杂之物，便果断处理。一番删繁就简之
后，书房顿时变得空旷雅洁起来。挂上文友
题赠的“诗酒趁年华”的横幅，顷刻间，便觉
得心旷神怡，呼吸都畅快了许多。

在这个充盈着浮躁与喧嚣的当下 ，
“扫尘”早已超越劳作本身，它是一场向内
的修行，一次心灵的自我革新。 我们拂去
的，不仅是器物上的积尘，更是心头的负
累与冗余。 当世界在眼前重新变得清晰、
疏朗， 我们才更能听见自己内心深处，那
迎接春光与新生的、宁静而喜悦的声音。

争 春 陈海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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